
退捕还鱼， 让长江 “休养生息”
———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

本月初 ， 农 业 部 在 武 汉 召 开 会

议 ， 专题部署长江流域水生生 物 保

护区全面禁捕工作 ， 切实加强 长 江

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而在四川省合江县的赤水河口 ， 为

期十年的全面禁渔已悄然落地 。 在

中 国 水 产 科 学 研 究 院 首 席 科 学 家 、
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看来，
有序推进大江大河的长期禁捕 ， 让

渔民退捕还鱼 ， 保护遭受重创 的 渔

业资源已是迫在眉睫。

打渔者能否变身护鱼人？

作为世界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为

典型的河流之一， 长江原有鱼类 400
余种 ， 其中特 有 鱼 类 170 多 种 。 近

年来 ， 受水利工程 、 水域污染 、 过

度捕捞 、 航道整治 、 挖砂采石 等 影

响 ， 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日 趋

恶 化 ， 生 物 多 样 性 指 数 持 续 下 降 ，
“四大家鱼 ” （青鱼 、 草鱼 、 鲢鱼 、
鳙鱼） 的种鱼苗发生量与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下降了 97%。

危 起 伟 告 诉 记 者 ， 目 前 长 江

正 面 临 珍 稀 特 有 物 种 全 面 衰 退 、
部 分 物 种 濒 临 灭 绝 的 境 地 。 加 上

长 江 沿 线 水 质 污 染 、 岸 线 过 度 开

发 等 ， 使 得 日 趋 减 少 的 水产资源雪

上加霜 ： “长江流域的渔业资 源 是

我国淡水渔业摇篮 ， 而长江鱼 类 的

栖息地 ， 也是经过亿万年进化 而 成

的 ， 包括鱼类洄游通道 、 产卵场 、 索

饵 场 等 ， 但 现 在 都 被 破 坏 得 差 不 多

了 。 如果长江的生物多样性继续 遭 受

破坏 ， 那不仅长江里的鱼遭殃 ， 共 饮

长江水的整个长江流域的百姓也 会 面

临用水安全问题。”
数据显示 ， 2016 年全国水产品总

产量达 6700 万吨， 其中， 由捕捞所贡

献的数量不足 10 万吨 。 危起伟指 出 ，
大 江 大 河 的 捕 捞 行 业 即 便 全 盘 退 出 ，
也 不 会 影 响 我 国 渔 业 的 整 体 发 展 ：
“如果说几十年前捕鱼是为了解决渔民

温饱问题 ， 那现在长江里的那点 资 源

已经不足以支撑十多万职业渔民 的 生

活 。 渔民即使继续捕鱼 ， 也会面 临 越

捕越穷的境地。 而市面上少了这些鱼，
并不会构成食物危机 。 因此 ， 无 论 是

从渔民的长远生存 ， 还是保护流 域 生

态安全的角度 ， 开展退捕还鱼都 是 十

分必要的。”
在他看来， 实施渔民上岸工程只是

迈出了第一步， 各地政府做好后续工作

尤为重要， 不仅要让渔民真上岸， 还要

过得好： “其实渔民这个群体并不算庞

大， 但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辛苦。 很多渔

民上岸后苦于没有别的技能， 依旧只能

靠捕鱼为生。 对于这些生活有困难的渔

民， 是否可将他们纳入精准识别、 精准

扶贫的范畴？ 在养老、 医疗保险等社会

保障方面能否对渔民予以倾斜并提高保

障标准？”
危起伟建议， 在引导渔民转产转业方

面， 除了由传统捕捞转向水产养殖、 水产

品加工等， 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是否能尝试

让渔民由打渔者逐渐转变为护鱼者， 让他

们来监管偷捕盗捕： “伐木工可以变成护

林员， 打鸟人可以变成护鸟人， 打渔人为

什么不能变成护鱼人呢？ 很多渔民对长江

都是有真感情的， 眼看捕不上来鱼他们也

着急。 这些人既有保卫长江的积极性， 又

熟悉地形和捕鱼套路， 让他们做护鱼员，
未尝不是一个良策。”

齐抓共管修复长江生态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 长江流域的全

面禁渔势在必行。 从 2003 年起， 长江

每年禁渔 3 个月， 自去年起这一时间被

延长至了 4 个月。 在此期间， 各地常常

会开展增殖放流， 但即便如此， 长江里

的鱼还是没有逃脱越来越少的命运。 有

些地方禁渔一结束， 刚长成的幼鱼便出

现在了市场上。
2006 年， 中科院院士曹文宣就曾

提出长江全面禁渔 10 年 。 在危起伟

看来， 如果长江真能全面禁渔 10 年，
至少能让长江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

之机： “我国的淡水渔业养殖中约有

一半产量是四大家鱼， 目前它们的种

质资源质量在下降。 四大家鱼的繁殖

周期一般在 3 到 4 年， 10 年约有 2 个

世代 。 禁渔 10 年应该可以帮助它们

恢复和保持优良的种质资源， 使四大

家鱼的自然繁殖维持一个动态稳定的

合理种群数量。”
显然， 全面禁渔不能 “一刀切”，

也无法一蹴而就。 危起伟认为可先将

国家级、 省级保护区核心区、 缓冲期

和整个保护区内的渔民逐步转产， 随

后 将 长 江 干 流 和 主 要 湖 口 的 渔 民 转

产， 最后实现长江全线禁渔。
在 危 起 伟 看 来 ， 全 面 禁 渔 只

是 短 时 间 内 保 护 渔 业 资 源 的 一 种

“ 缓 冲 手 段 ” ， 并 不 能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长 江 的 资 源 保 护 问 题 。 因 为 长

江 水 系 是 一 个 巨 大 而 独 特 的 系 统 ，
包 括 污 染 、 航 运 、 水 利 工 程 等 对

渔 业 乃 至 整 个 长 江 的 生 态 系 统 都

有 严 重 影 响 ， 有 关 方 面 应 统 筹 考

虑 、 科 学 规 划 ， 梳 理 出 一 个 切 实

可 行 的 保 护 思 路 ， 以 鱼 类 保 护 为

突 破 口 ， 逐 渐 带 动 整 个 长 江 生 态

系 统 的 保 护 ， 齐 抓 共 管 守 护 一 江

生 命 之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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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的踏实， 比什么都重要
本报记者 王 星

“白天一张网， 晚上七尺板， 辛苦大半年， 上岸还缺钱。” 在我国
的大江大河边， 曾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世代凭打渔为生， 别无
他求。 他们长年以渔船为家， 漂泊水上。 他们向往上岸定居， 却又不
知还能靠何谋生。

据不完全统计， 在长江、 珠江流域以及鄱阳湖 、 洞庭湖等大型
湖泊、 水库周边， 约有 7.4 万户以船为家的渔民。 为解决这些渔民
的基本住房安全 ， 自 2012 年起 ， 住建部 、 发改委 、 农业部 、 国土

资源部启动实施了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近年来 ， 中央和地
方累计投入资金近 30 亿元， 通过努力让这些渔民搬到了岸上， 住进
了新房。

与此同时，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现场， 呼吁了十多年长江全面禁渔
的专家学者们也盼来了好消息。 正在征求意见阶段的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显示， 从今年起， 长江各级
各类水生生物保护区内将率先实现全面禁捕， 建议到 2020 年， 实现

长江流域全面禁捕。
在湖南省的洞庭湖畔， 早在 2008 年 12 月， 当地就已率先启动

洞庭湖区专业捕捞渔民上岸定居和解困工作， 极大地改善了洞庭湖区
数万渔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近十年过去了， 当年那些 “洗脚上岸” 的
渔民， 究竟过得好不好？ 岸上的居民生活， 是否真正如他们所愿？ 近
日， 记者来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区， 寻访当地渔民新村， 听渔民们
讲讲这些年来属于他们各自的上岸故事。

铃铛、 绳子、 救生衣

二月底的东洞庭湖畔， 乍暖还寒。
由东洞庭湖、 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

组成的洞庭湖曾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后来由于围湖造田、 泥沙淤积， 降雨量

和上游来水减少等原因， 洞庭湖逐渐萎

缩成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其中， 东洞庭

湖的水域面积约占整个洞庭湖的 70%。
从 岳 阳 市 区 驱 车 前 往 君 山 区 钱 粮

湖镇的渔民新村 ， 约摸 40 分钟 光 景 。
在经过一块东洞庭 湖 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指示牌后， 车子便一路沿着大堤行

进。 此时眺望窗外， 低矮的湖面间， 交

错着一片又一片的湿地绿洲， 时不时，
还有队队越冬候鸟掠过。 司机杨师傅告

诉记者， 这几年， 在东洞庭湖打渔的人

越来越少， 来这过冬的候鸟品种倒是越

来越多。
渔民新村， 就在东洞庭湖一处名为

“旗杆嘴” 的狭长转角处。 数十幢灰白

相间的四层板楼， 构成当地一百多户渔

民的安身之所。 今年 40 出头的柳正元，
是 2008 年由渔船上岸迁到这里的第一

批住户之一。 他在洞庭湖打渔， 已接近

30 个年头。 从他太爷爷那辈算起 ， 柳

正元是他们家的第四代渔民 。 上 世 纪

90 年代初， 小学没毕业的他 ， 就跟着

父亲离开了老家益阳市南县， 登上了洞

庭湖的连家渔船。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柳正元再也没住过房子。 他说， 以前当

地有个称呼专门用来形容他们这群外来

渔民， 叫作 “天吊户” ———“既没有房

子， 也没有户口， 终年以船为家漂在湖

面， 就好像吊在天上。”
“吊在天上” 的那段时光， 柳正元

至今难以忘怀。 每逢开捕的那几个月，
下午 2 点左右， 他和妻子陈郁芝就要开

着连家船， 到湖面上去放挂钩， 放完已

是傍晚。 陈郁芝开始做晚饭， 自己则帮

着做些家务。 晚上 7 点吃饭， 8 点过后

便早早入睡。 因为从凌晨 2 点到天亮时

分， 便是他们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收网捕鱼， 然后到岸边把鱼卖给收鱼的

贩子。 待一切忙完 ， 往往已是早上 8、
9 点， 简单吃完早餐后小憩一会儿， 等

待他们的又是新一天劳作。 这周而复始

的单调生活 ， 被压缩在连家船 上 不 足

10 平方米的逼仄空间里。 所能换来的，
不过是每年三四万元的微薄收入。 而他

们和洞庭湖之间的距离， 最多也就是一

块遮风挡雨的破油布。 陈郁芝是个外来

媳妇， 结婚前从来没坐过船的她， 万万

没想到自己婚后会每天在晃如秋千般的

渔船上度日， 冬天寒风刺骨， 夏季闷热

难耐， 那种苦只有自己明白。
1996 年， 夫妻俩的女儿呱呱坠地，

但柳正元却愈发担忧起来。 在女儿的身

上 ， 时 刻 都 得 系 着 三 样 “保 命 家 伙 ”
———脖子上的铃铛和腰上的绳子， 铃铛

为了方便大人辨别孩子在船上的方位，
绳子另一头则绑在船上， 以防女儿落水，
另外还有自制的小号救生衣。 生活在湖

面上 ， 小孩落水根本就不稀奇 。 记 得

2004 年的一天， 突然一阵风浪来袭， 柳

正元的连家船被打得几近沉没。 幸亏他

始终一手托举着女儿， 一路蹬了岸边。
从那一天起， “上岸” 的念想在柳正元

的脑中深深扎根： “哪怕不为自己， 也

要为了女儿的未来！”
转机在 2008 年底出现。 在当地领

导的大力关心下 ， 湖南省启动 洞 庭 湖

区专业捕捞渔民上岸定居和住 房 解 困

工作 。 得知这一好消息的柳正 元 迫 不

及待报名 ， 成为了第一批上岸 者 。 政

府补贴 2 万元 ， 让 他 们 搬 入 了 100 多

平 米 的 新 房 ， 同 时 ， 政 府 还 帮 这 些

“天吊户” 解决了户口和医保问题， 这

意味着 ， 看病和子女上学两个 关 键 问

题从此有了着落。
上了岸， 到底能做点啥？ 柳正元记

得， 当时镇上搞了好几个转产培训班，
但苦于自己连小学都没念完， 他并没有

勇气去尝试。 倒是君山区渔政站站长戴

四新几次上门劝说， 让柳正元动了自己

开店的念头： “戴站长鼓励我说， 不学

新技术也没关系， 可以从熟悉的做起。
渔具修补你在行， 而且周围养殖户这么

多 ， 开个渔具店就不错 。” 不仅如此 ，
戴四新还自掏腰包 2 万元， 借给柳正元

作为启动资金， 让他去租门面、 进货。
就这样， 上岸不到一年， 柳正元的农机

鱼需店就在镇上开张了。
如今， 住在店里的柳正元和陈郁芝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便会拉开卷帘门做生

意， 一直守到晚上六七点， 就连渔民新

村的家也是逢年过节才有空回去。 到了

开渔季， 柳正元偶尔还会开着船到湖里

捞上几把， 给家里的冰箱备点 “存粮”。
同样是起早贪黑， 一年到头赚的钱也和

打渔时相差无几， 最大的改变， 恰恰是

内心的踏实 。 “前半 辈 子 一 直 飘 在 船

上 ， 就时刻都想着能在岸上过 安 稳 日

子 ，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 很 感 谢 政

府能够给我们机会上岸 ， 还帮 助 我 们

转型。” 柳正元告诉记者， 他并不羡慕

那些上岸后外出打工赚钱的渔 民 ， 因

为人走了意味着家 里 少 了 壮 劳 力 ， 而

孩 子 也 将缺失父母的关爱 ： “我不想

自己女儿变成留守儿童， 她马上要念初

中了 ， 我希望能多陪伴她 ， 努 力 帮 她

‘造’ 好翅膀， 等她长大了， 想飞多远就

能飞多远。”

培训班上悟出 “金点子”

同为渔民新村的第一批住户， 罗昭

立就通过努力， 让他两个女儿， 成功地

“飞” 出了渔民新村。 他的大女儿大学

毕业后留在了长沙工作， 小女儿最近刚

通过司法考试， 准备报考公务员。
今年 49 岁的罗昭立， 从小在渔船

上长大。 他的爷爷 30 岁时为了解决全

家人的温饱问题， 从华容县来到了洞庭

湖当起了渔民 。 1984 年 ， 高中毕业的

罗昭立开始打渔。 起初， 他们根本就买

不起捕鱼用具， 只能通过训练鸬鹚 （一
种食鱼鸟类） 来捕鱼。 罗昭立说， 那时

候全家六口人 “日守湖泊， 夜守孤舟”，
到了晚上， 只有冷风与煤油灯作伴。 上

世纪 90 年代， “迷魂阵” 等打渔手段

兴起， 罗昭立和兄弟们抓住机遇， 也小

赚了一笔。 1990 年结婚的他， 7 年后在

六门闸买下两间 10 多平方米的小房子，
率先把孩子送上了岸： “住在船上总不

是最安全， 何况孩子要上学， 每天船接

船送的， 也不方便。”
和柳正元一样，罗昭立也是 2008 年

第一批上岸的渔民之一。不同的是，后来

镇上办的几个培训班， 罗昭立都去挨个

儿听了个遍：“我记得当时是在镇上的大

礼堂上课，每次都有两三百号人来听。一
门课差不多上七八次， 也就能明白个大

概了。 ”在罗昭立看来，正是当年的这几

个培训班，让他产生了经营冷库的想法，
也改变他和家人的命运：“当时很多渔民

上完养殖课都准备搞渔业养殖，我就想，
做养殖需要饲料鱼， 而饲料鱼必须通过

冷库来冷冻储藏， 当时的钱粮湖镇还没

有这样的冷库，是不是可以搞一个？ ”
2009 年， 罗昭立拿出前些年攒下的

十多万元，又一咬牙问亲戚朋友借了近三

十万，在镇上投资兴建了一个冷库。 有了

自己的冷库，除了可做饲料鱼，还能顺便

卖点别的鱼。罗昭立开始走出去寻找并了

解市场，什么地方什么鱼好销，什么时候

什么鱼价格高， 渐渐都映在了他的脑子

里。 很快，冷库的生意红火了起来。 此时，
罗昭立又有了个想法：“既然有了稳定的

冷库，其实自己也可以尝试养殖，与其一直

帮别人做不如帮自己做。 ”2012 年，罗昭立

在镇上包下了两片鱼塘，并把家搬到了鱼塘

后面的旧屋里。 每天凌晨三四点，他就会开

着他的小货车到冷库卖鱼，临近中午再回家

“伺候”鱼塘里的鱼。 这样一年辛苦下来，罗
昭立能赚上个二十多万元。

记者采访罗昭立的前三天， 他刚从自

家鱼塘往四川发了 1 万多斤的鲶鱼。 那时，
鲶鱼在当地是 3.9 元一斤， 而批发到四川，
可以卖到 5 元一斤。 刨去 1 万元左右的运

输费， 差不多有 2000 元的利润。 当然， 这

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要分给请来帮忙的临时

工： “以前大家都在打渔时， 谁家有要帮

忙的活儿， 只要叫一声每家都会出个人来。
现在渔民都上岸了， 有事做的人根本没空

来帮你， 而那些闲散在家， 找不到更好出

路的渔民， 不捕渔的时候就靠这样打零工

来维持生计， 每人每天一百块工钱。”

“靠水吃水” 何以为继

向财红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 46 岁的

他， 是钱粮湖镇土生土长的本地渔民。
在洞庭湖里待了二十多年， 他的双腿已

经患上严重的风湿， 无法长时间站立，
但他还是坚持要守着渔船。 哪怕自己的

家早就从破败的连家船搬到了渔民新村

宽敞明亮的三室一厅里。
前一晚刚下过一场大雨， 第二天中

午， 向财红便迫不及待地去自己的小渔

船上排水。 对他而言， 渔船仍是自己养

家糊口的最重要家当。 记者面前的这艘

小木船着实有些破旧， 经过一晚上的雨

水冲刷， 舱里已积了约三分之一的水。
向财红拿着塑料桶、 簸箕轮番开工， 前

前后后捣鼓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才把渔

船里的水基本排完。
这些年， 长江及洞庭湖的春季禁渔期

越来越长， 从最初的 3 个月已增至如今的

4 个月 （3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 这让向

财红有些无奈： “以前打渔， 好的时候一

年可以赚个四五万， 现在一年最多就赚二

三万了。 7 月开始捕鱼， 没过多久就到了

枯水期， 也就没什么鱼可捕了。” 开捕之

时， 向财红和老婆还是会住到连家船上，
好好地大干一场。 但在一大半没鱼可捕的

日子里， 除了在镇上寻找打零工的机会，
其余时间向财红也只能待在家里睡觉、 看

电视或者去邻居家串串门。
向财红说， 他不是没想过多赚钱。

前几年流行搞网箱养殖 ， 他二 话 没 说

就 “试 水 ” 了 。 但 现 在 政 策 不 允 许 ，
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实在是没办法，
我 们 这 些 渔 民 ， 一 直 都 是 靠 水 吃 水 ，
除了打渔什么都不会， 现在一把年纪，
出 去 打 工 没 人 要 ， 又 没 读 过 什 么 书 ，
没能力创业 ， 最多也就能在附 近 打 打

零工 。 今天到这家摘摘菜 、 明 天 去 帮

那家装箱 ， 除了这些 ， 真不知 道 还 能

做什么。”
当初上岸时拿到的三室一厅新房，

除了政府补贴的 2 万元 ， 剩下 几 万 元

房款都是他跟亲戚朋友东拼西 凑 借 来

的 。 钱好不容易还完了 ， 子女 的 学 费

问题又让他双眉紧锁 ： “我有 一 儿 一

女 ， 儿子在学航海 ， 女儿在学 动 车 乘

务 ， 他 们 毕 业 以 后 都 是 要 往 外 跑 的 。
当渔民太苦 ， 我希望今后把子 女 送 得

越远越好。”
不过 ，也有一些渔民的后 代 ，选 择

了继续留下。六门闸村的“80 后”创业代

表沈定超，同样来自渔民世家。 除了打

渔，沈定超还喜欢跟父亲学习研究渔船

上的动力装置。 1997 年，他开出一家小

店 ， 专门替当地渔船维修动力 。 这 几

年，上岸渔民越来越多 ，来修船的也越

来越少。 沈定超和妻子刘晓云一合计，
干脆转型做起了风干鱼的买卖。 他们将

收来的新鲜鱼剖开洗净，然后抹上盐晒

干，放入冷库保存后根据订单需求发往

各地。 刘晓云告诉记者，这四年来，从起

初没有客源到如今老客户们的 口 口 相

传，她的微信通讯录里足足多了几百号

人 ，好些客户素未谋面 ，却常抛来一张

张 大 单 ， 这 让 刘 晓 云 丝 毫 不 敢 懈 怠 ：
“很 多 客 户 都 是 酒 店 的 采 购 ， 一 旦 消

费 者 觉 得 酒 店 的 鱼 质 量 不 好 ，酒 店 就

会 来 找 我 们 ，所 以 我 们 始 终 坚 持 质 量

第 一 。 ”
尽 管 这 几 年 生 意 越 做 越 大 ， 但 刘

晓 云 一 家 人 还 是 坚 持 亲 自 操 刀 上 阵 。
她 告 诉 记 者 ， 每 天 最 享 受 的 时 光 ，
便 是 坐 在 阳 光 下 和 家 人 一 起 剖 鱼 。
剖 完 鱼 ， 她 会 将 要 晒 的 桂 花 鱼 、 翘

白 鱼 、 鳡 鱼 、 刁 子 鱼 等 ， 按 照 品 种 、
大 小 ， 整 齐 划 一 地 摆 放 在 一 个 个 绿

色 的 晒 盘 上 ， 一 直 晒 到 大 堤 边 。 类

似 的 风 干 鱼 店 ， 从 渔 民 新 村 回 城 的

路 上 还 开 了 好 几 家 。 桂 花 鱼 、 翘 白

鱼 、 鳡 鱼 、 刁 子 鱼 …… 从 远 处 望 ，
一 盘 盘 风 干 鱼 在 阳 光 的 照 耀 下 闪 着

银 光 ， 景 象 甚 是 壮 观 。 很 多 过 往 游

客 会 因 此 停 下 车 ， 拍 上 两 张 照 片 ，
记 录 下 这 生 态 渔 村 的 新 变 迁 ， 亦 或

干 脆 买 些 风 干 鱼 带 走 ， 回 家 与 家 人

一 起 分 享 这 来 自 洞 庭 湖 畔 的 美 味 。
刘 晓 云 说 ， 尽 管 每 天 依 旧 要 从 凌 晨

三 四 点 钟 忙 到 天 黑 ， 有 时 光 剖 鱼 就

要 剖 一 千 多 斤 ， 但 她 感 觉 累 并 快 乐

着 ： “从 前 的 渔 民 世 代 都 漂 泊 在 船

上 ， 现 在 我 们 能 每 天 在 家 ， 脚 踏 实

地 地 和 家 人 一 起 做 点 事 ， 不 管 钱 能

赚 多 少 ， 都 已 经 心 满 意 足 了 。”

岳阳君山区钱粮湖镇的渔民新村外景。 柳正元和陈郁芝在自家小店制作渔具。 向财红驾着渔船驶向岸边。 刘晓云在晒鱼。 （均本报记者王星摄）

2017 年 2
月 28 日 ， 重 庆

云 阳 县 长 江 流

域 ， 渔 民 们 正

在 晾 晒 渔 网 ，
迎 接 4 个 月 的

休渔期。
（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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